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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很少有什么嗜好会像史前考古学那样使人变得如此

健康而富有哲理。

年（泰晤士报， 月 日）

约翰 温德汉姆（ ）在《秘密的人们》

这本他较少为人所知的早期小说里，让他所写的一个角色

说：“他是个考⋯⋯，考⋯⋯，总之他挖掘那些对任何人都

没什么好处的东西。”这确实是对考古学家所干的事情的一

种偏激然而传播广泛的观点。而在另一极端，人们的看法又

变得抒情起 尼布（来，就像卡斯滕 所说

的，“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

物的狂喜” 而且确实有些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创造”感

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上帝十分相似。

对一般公众来说，考古学似乎与发掘同义，就好像这是

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成年累月所从事的唯一工作：在英国的讽

刺杂志《私人之眼》 ）中，所有的考古学家都

被无意识地描绘成“处身于洞穴之中长胡子的人”。卡通片

通常将考古学家描绘成执拗顽固的老古板，身上披满了蜘蛛

网，对陈旧的骨头与破碎的碗碟如痴如醉。当然，所有这些

都是完全准确的，但这些只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很小一部分。

例如，有些考古学家从未进行过发掘，而只有非常少的考古

学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发掘上。

那么考古学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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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来自希腊文（ “论述古代的事物”），但在今

天，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

而对人类过去的研究。在这里“人类过去”这一词汇需要加

以强调，因为考古学家并不研究恐龙或是岩石本身，这与许

多公众的信念相反，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要感谢燧石与穿着

令人 韦尔奇（难忘的毛皮比基尼的拉奎尔

恐龙与岩石是古生物学家与地理学家的领域；在最早的人类

开始进化之前几千万年，恐龙就已经灭绝了。

考古学真正开始于最早的、可以识别的“器物”（工具）

出现之时 就现有的证据看来，这是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

在东非出现的 并一直延伸到今天。昨天你扔在垃圾箱里

的东西，不论多么无用、可厌、或是潜在地令人难堪，现在

都已成为了新近考古学纪录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考古学家

研究遥远的过去（在时间上回溯几世纪或几千年），但有日

益增多的学者转而研究有文字历史的时期，甚至是相当晚近

的现象 例如内华达核试验基地，极地探险者的棚屋，甚

至纳粹的地堡与柏林墙最近都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在 世纪末叶，威 卡 姆 登 （廉

第一位伟大的英国文物学者，曾经将对文物的研究描述为一

种“回头看的好奇心” 换句话说，一种要了解过去的欲

望 而许多投身这一学科的人都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好奇

者。这是一个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行为古怪的人的学科，但它

那广阔的领域又使它能够包括某些适应所有类型的人的东

西。羞涩而孤独的性格内向者会在此找到满足，他们把自己

关在尘封已久的房间里，摆弄着旧钱币或是器皿或石头的碎

①这是一部影片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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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而急躁活跃的性格外向者可以在野外长期地工作，四周

围绕着由拥有难以置信的热情的人们所组成的庞大队伍。

考古学的乐趣之一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盘中餐，只要

你能够筹集到资金开始工作。你可以在地上打一根钉，或是

选择任何一个时段开始你的工作，这里总会有某个考古学方

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不论是在茂密的丛林中，还是在幽深的

洞穴里，不论是在如火的沙漠里，还是在冰封的山岭上，你

也毋需被限定在陆地上 如果你的癖好如此的话，你可以

成为一名水下考古学家或是以空中摄影作为自己的专业。由

于这一专业包容了我们历史的全部，所以可以在从远古人类

到中世纪或工业化时期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选择，你可以研究

最粗糙的石器工具，它们仅仅与自然岩石有着微小的差别；

也可以去分析卫星照片，以确定考古遗址的年代。在这里，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做每一件事情。

你可以选择去进行集中发掘，也可以去进行广泛的表面

探测，你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整理不同类型的器物上，也可以

把时间花费在最抽像的理论概括上，去告诉人们他们错在哪

里，为何他们不正确。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或是实验

室里。你可以在博物馆里或是地区考古单位里工作，把你的

生命奉献给教学或是创造性研究（有少数人甚至同时兼顾两

者），或者你可以呆在“专业”之外，而被打上“业余爱好

者”或是“业余考古学家”的标记：多年以来，“业余爱好

者”曾经对考古学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并且还在继续作出这

种贡献，虽然学院的象牙塔中的职业学者常常对他们摆出一

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并且常常对他们报以冷嘲热讽。实际

上，许多“业余爱好者”可能比“职业者”要渊博得多，也

要比那些只把考古学视为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谋生手段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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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献身精神得多，考古学燃起了他们的激情，占去了他们

的周末与每一点空闲时间。自然，这可能扯得太远了，而没

职业者或是业余爱好者，对他们来有什么是比那些人

说，考 更糟或更古学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无法摆脱的痴迷

令人厌烦的了。这有助于保持这一学科的洞察力，并且提醒

我们自己，我们本质上不过是在死人的遗物上嗅来嗅去并试

图去猜出他们如何生活罢了。

如果你梦想着从事一种相当活跃或奇异的工作，而又不

希望（或没有这种能力或资金）进行发掘或探测，那也还有

足够的其他选择：例如，试验考古学，或“人种考古学”或

岩石艺术研究。你可以呆在自己的扶手椅里，或者周游世

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实践你的语言技能。你可能

需要去研究野生动物的行为与习性，或是农耕的雏形；你可

能发现向他人请教很有用，你会去向那些诸如采石、木器、

造船或制陶等传统工艺方面的专家请教，或是向那些在航海

或天文方面学有专长的人请教。换言之，从事考古学就好像

是同时在上整整一组夜校的课程。

可能性的范围是无穷的，所以毫无疑问这本短小的书远

远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它只能对今日考古学所关注的几个

主要领域投以匆匆的一瞥，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激励起你自

己去回头看看的好奇心。

大多数考古学家需要充分具备的品质之一，不论他们的

专业领域是什么，就是乐观 即，他们可以只依据过去的

物质遗存说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命题的信念。他们所面对的

基本问题，正如罗伯特 贝德纳里克（

新近所指出的，是“在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

物中有 以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证据幸存超过一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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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然不可计数的留存下来的事例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一百

万分之一这样一个微小的比例有证据留存下来。其中，只有

无穷小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了出来，而其中更小的一部分

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但是，不要让这一点使你分心 相

反，大多数人将这种情境当作他们的优势：有些人把时间花

在设计方案填补证据中存在的鸿沟上，以产生阶段或类型的

连续性；其他人则简单明了地漠视资料是如何糟糕与不具代

表性，而不顾一切地用它们来生产有关往日的故事。正如哈

佛的生物学家斯蒂芬 古尔德杰伊 （

所写的，“如此之多的科学在通过讲故事而取得进展 但

在最好的意义上，故事仍然只是故事。考虑关于人类进化的

传统图景 关于狩猎、营火、黑暗的洞穴、仪式、制造工

具、老年的来临、争斗与死亡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少是基于

遗骨与器物的，又有多少是基于文学的准则？”

“只有你和我留下来了，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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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认为从事历史考古学会使你踏在坚实的基础上，

但决非如此。自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的某些方面知道得更

多，因为它们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你

仍然不得不把偏见与不确带入自己的论述。例如，所有关于

）在小卡斯特（ 比格霍恩战役（

）中的惨败的残存文件与目击者的描述都有着实质

性的不同，不仅是在有关发生了什么与如何发生上不同，而

且甚至在诸如每一方的人数这样的方面也不同，而这是发生

在 泰年的晚近事件。正如 勒 （

所说，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

看法。

当然，你也可能在考古学家的行列里找到悲观主义

者 他们相信他们所研究的被废弃的产品毫无用处，并

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也是同样的毫无用处。不可否

认，考古学是一门“奢侈的”学科，它常常需要证明它存在

的价值，但是同时它也是普通公众中的大多数人从中找到迷

恋与乐趣的学科，正像考古节目居高不下的电视收视率（特

别是在涉及埃及的时候）所表明的那样，而考古学对于世界

旅游业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

从更为个人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是一门你能够尽情享受

自己工作的学科，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或密切接触到全球许

多友好的和具有同样思想的人们，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反

过来说，占山为王、怨毒、暗算与邪恶的内部斗争的程度由

于某种原因也比在其他学科中通常所遇到的要严重得多。如

果你计划进入这一领域，你就需要一张犀牛那样坚硬厚实的

皮。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考古学家浮夸自负、虚伪、不诚

实、自命不凡、自我吹嘘与寡廉鲜耻，而这些并不会妨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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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专业上获得成功。实际上恰恰相反。（天哪，我不能在

这里举出某些例子，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考古学就像是一座最为宽敞的教堂，

总能为每一个人提供某些东西， 甚也总是欢迎每一个人

至或是特别包括，不合时宜的人、木讷朴直的人与受到社会

挑战的人，他们发现考古学比在互联网络上漫游与冲浪更令

人满足。

因为没人知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包括在晚近的有文字

记载历史的过去），所以，考古学的研究将永远也不会终结。

理论将会轮番出现与消失，而新的遗迹或发现将改变已为人

们广泛接受的虚构故事，这些虚构构成了有关过去的正统观

点，并且通过大规模的重复与广泛的传布而为人所接受，从

而逐渐被确立下来。正如马克斯 普朗克所写到的，“科学

真理并不能通过使其对手信服与使其看到理性之光而取得胜

利，而只能由于其对手死亡而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并熟悉这

一真理而取得胜利。”

考古学是一种终身的探索，永远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结

果；它是一次无尽的旅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

性的，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定论。

为了免得让上述议论听起来像充满偏见的琐屑，让我们

安下心来确认考古学仍然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并且可能是非

常激动人心的，像冰人（ ）与兵马俑这样真正超越常

规的发现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瞩目。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这

祥夸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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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并不总是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么

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类都对过去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

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走向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

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

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奇 从何时开始的，但是有

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

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巴尔干的一位公元 世纪的色雷斯公

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

公元 世纪与 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

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穆

）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奇（ 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

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的国王纳布尼

，他都 斯（ 在公元前 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

直挖掘到一块数千 格里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

菲斯于 年拍摄的壮观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

场景有下面这样的镜头：“贝尔沙撒” ）的父亲

有了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一辛（

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

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 ，巴比伦最强大的敌

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



第 9 页

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那时的“考古学家”并不总像今天的考古学家那样。实

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

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

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 世是由

纪时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 斯蓬

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 这个词语，

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 ）的战士发时代，尤里乌斯 凯撒（

现了许多伟大古迹的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

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

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一个盗墓与古物买卖

）所说，甚至的实例。据史家修托钮斯（ 奥古斯都大

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

们通常被称 巨人”之骨为 ’；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的人们逐渐为“奇妙的废物”所吸

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

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

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

根据流行的信念，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

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

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

收藏在“好奇的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

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而具有更为开明的头脑的人们慢慢地

和 都是斯蓬创造出来表示“考古学 一义的词语，

现行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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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废物”实际上是古代

人类的人工制造的遗物。与此同时，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

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的形式，而富有的家

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的文物。

正是在 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

兰西斯 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

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

者认识到有关远古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

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

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 世纪和 世纪，这些

活动成长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工

作的数量。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要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

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

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从总体来

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

更近。

这种新的质问与读解土地与风景的方法就像一份公文，

导致挖掘古墓的疯狂浪潮 即，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

山丘。这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学校教师和其他

类似的人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

余”考古学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 世纪中叶早期，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

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

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

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被首次证实

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 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

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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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里（ ）在埃及，考尔德威（ ）在巴比伦，

谢里曼（ ）在爱琴海，彼特一瑞弗斯（

）在不列颠。对这些开拓者中的大多数来说（也许要

除去那位圆滑世故、说谎捏造的谢里曼），考古不再是对宝

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

在 世纪的年代里，由于以下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不

懈努力：诸如惠勒（ ）在不列颠和印度，赖斯纳和

伍莱（ ）在近东，尤尔和基德尔（

）在美洲，鲍德斯和勒罗一高汉（

）在法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门基础雄厚的、

多学科的学业，汇集了难以计数的领域的专门技能 从地

球物理学家（他们可以借助一系列装置来探测到地表以下的

东西）和空中摄影师，到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遗

传学家和整个系列的其他科学家，他们能够从考古得到的物

质中或从包裹这些物质的沉积物中确定日期。

迄今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有这样两个主要的

趋势：第一，发掘已经变得比原来缓慢得多，也更细致刻

苦。代替了过去人们用鹤嘴镐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药爆破！）

考古地层的方法，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

去，然后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失土地可能包含

的任何一点儿信息。例如，在西班牙的阿塔普尔卡的“遗骨

之穴”，这是一个岩洞之中的深处密室，这里藏有至少二十

万年以前人类的带有伤痕的骷髅（实际上，这显然是世界上

已知最古老的葬礼仪式），发掘者每一年的 月只移去大约

十英寸的泥土。这里已经发掘出了大约三百具人类骸骨，这

就是发掘者们可以摆弄的全部东西，因为每一个都必须加以

清洗，加固与保存。这项工作难以置信地细致，连留下的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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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都要清洗与过筛，所以甚至连内耳的微小骨骼也被发

现了。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不仅获

得了数量 感谢新有着巨大增长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而且

技术与新 我们现在可以从每件器的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

物上获得多得多的信息。例如，拿一块陶瓷碎片来说（这是

陶器上的碎片，属于最耐久，因而也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遗存

类型）：在过去，一片碎片只能简单地依据其形状、材料与

装饰而被归类为某一种类型，这就是所能做的一切。但是现

在，你可以获得对它的原料的详尽分析，从而使你能够确定

这些原料的来源；你还可以获知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烧制的，

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烧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热致发光技术

来确定其日期，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分析其内部表面上

的沉淀物的最不明显的痕迹，从而告诉我们它原来是用来盛

放什么东西的！

换句话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

的材料来做比原来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种意义上

都在生产着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全世界上的考古学家的数

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为职位而竞争，并且所有的人都试

图产生信息或新的资料。大量的会议与专题讨论会正在举

行，其中大部分最终将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这一

专业的文献已经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头许德拉（

正带着新的杂志和系列专著年复一年地跃起，很少

有人能负担得起这些资料，甚至连图书馆在这些日子的紧缩

预算之下要购买它们也感到很吃力。没有人能指望持有关于

①许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后为英雄海格力士所杀。



第 13 页

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的所有文献，更不用说关于

某一大陆的考古学的所有文献了，更遑论全世界的考古学文

献了。

在战前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看

一看标有诸如 克拉克（格雷厄姆 或格林

丹尼尔（ ）这样的伟大名字的博士论文原稿，你

就会发现它们确 年代论文中的实篇幅短小，只相当于

一个单独章节。当然，在他们作学生的年代，他们所学习与

阅读的考古学要少得多，并且他们也无福享受到伟大的神祇

施乐复印机与苹果电脑的庇佑，不得不靠自己的手来记笔记

与复制地图。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物满为患，因为收藏已经成为日益

突出的问题。例如在埃及，考古学家甚至已经在将器物重新

埋入地下，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它们将保存得更好、更长

久，为了未来的世代能够目睹它们，将它们托付给大地母亲

比托付给博物馆的地窖或是仓库更好。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

未曾发表的发掘成果，所以在世界的博物馆中存在着一座

“文物山岭”，未曾编目和／或未曾研究的物品组成的巨大收

藏。这一情况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那不勒斯博物馆不

得不在最近关门，因为成千上万的古币和其他东西从它的仓

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它的仓房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藏品

编入了目录。很明显，有许多工作得做，要是考古学要把它

那非常凌乱而资料过多的房子理出个头绪来的话。

作为单独学科的考古学

年代由于 重新流行的乐观主义，考古学家已经对

他们的专业能够对人类行为研究作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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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比以往大得多的信心，而这在北美特别重要，以考古学

在那里与姐妹学科的关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如此。

人类学只简单地意味着对人性的研究；在英国，它被分

成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与体质（或生态）人类学两部分，

前者分析人类文化与社会，而后者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以及

他们是如何进化的。然而，在美国，人们也认为考古学在很

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学院式考古学家

可以在“人类学系”中找到，而考古学在学理上受到人类学

的统治，并被当成它的一个子学科，而不是像在旧大陆那

样，考古学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全权的学术领域。

考古学曾经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并且由

于它涉及的是人类的过去，所以它无可争辩地是人类学的一

个方面。然而，它同样是历史学的 实际上，历史一部分

学可以很合理地被描述为是考古学冰山所露出的一角，因为

就人类过去的 以上的事物而言，考古学是唯一真正的

信息来源。历史学（除了口述史学）只不过始于大约公元前

三千年在西亚文字记述的引入，后来很久之后，文字记述才

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即使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而

言，来自考古学资料的信息对于从文字获悉的知识仍然是有

价值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常常是考古学家首先发补充

掘出文件与手稿。

当然，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

是，总的说来，人类学家的日子比较舒适惬意，他们能够观

察人们的行为，调查作为信息来源的人，因为人类学是发生

在现在的。（当然，有些学究在“后程序考古学”

中曾经指出，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的

东西，因为只要你开始意识到某一瞬间，这个瞬间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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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但是，这种类型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到的观察只不

过会召来人们大声的嘲笑。）考古学的答案则需要耐心地工

作才能获得。这种差别几乎就是与一位开朗、敏锐的青年闲

谈，还是与一具僵尸交谈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的另一必然结果就是，人类学家可以看到他们

的研究对象如何行动，并且可以要求他们作出解释，而考古

学家则不得不重建人们的行为。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需

要作出大量假设，假设自从“解剖上的现代人类”可能在十

万年之前出现以来，人类行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是可

以预测的。对于人类所开发利用的动物和植物也必须作出完

全相同类型的假设：即，它们的行为、口味、气候与环境的

宽容度或土壤和湿度都总是保持不变的，从而在对过去进行

重建时可以进行可靠的推测。这些都是需要作出的庞大假

设，特别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这些假设是否正当，但是

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要是没有它们，考古学根本就不能

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精确性猜出过去的人们在一

组给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动作的，那么，我们也许最好也放弃

接受这一挑战，而去成为人类学家 那就不会这么令人头

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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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确定日期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至少知道哪些东西比

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对这一学科

有着无论多大的热情也不能代替一 如果你张可靠的年表

不能获悉时间，那么只有爱好也无济于事。所以，考古学家

是如何获悉日期的呢？

直到非常晚近，只有两种确立年表的方法 确定相对

日期（这并不意味着与你的表妹出去约会） 与确定历史日

器期。确定相对日期只涉及将事物 物、沉积物、事件与

文化 排成一个序列，确定孰先孰后。历史日期则来自已

经有了文字记载的时期，诸如中世纪时期或罗马时期。对史

前时期来说，只有确定相对日期是 虽然人可能的，所以

们可以说青铜时代先于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

代，但是人们说不出具体的年代。

确定相对日期背后的基本推理来自地层学，这是对地层

或沉积物如何一层覆盖着另一层的研究。总体来说，首先铺

好的是下层，所以，下层在时间上早于上层。而对于在这些

地层中所发现的器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曾经存在过某种

扰动，例如，由穴居动物或者盗墓，垃圾坑或是腐蚀与再次

原文为 ，是一句幽默的双关语，既有“确定日期”之意，

又有“约会”之意，译成中文后无法保持其双关的特色，只能保持其前

一语意。

这又是一句双关语， ，既有“确定相对日期”之意，原文为

又有“与亲戚约会”之意。



第 17 页

沉积所导致的各种扰动。

存在着找出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年代的方

法，这就是用化学手段确定日期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埋入土中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它要逐渐吸收氟

与铀。所以测定这些元素的含量将可以表明一组骸骨是同一

年代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在本世纪 初期，正是使用

这种方法揭露了所谓皮尔唐人 的骗局 据说（

这是猿与 年在苏塞克斯被人之间的进化“缺环”，于

“发现”，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化学方法显

示这一头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则来自一只现代的猩猩。这些

骨骼曾经被玷污过，牙齿也经过修补锉平，以使它们看起来

显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关于谁应当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的

争论仍然在无尽无休、令人厌烦地进行着。

其他确定相对日期的主要考古学类型是“类型学”，即

将器物按照具有相同的材料、形状和／或装饰纹样的特点的

类型进行分类。这整个体系依赖于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来

自某一给定的时代与地区的器物共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

（物以类聚），而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相当渐进的。第二，在实

际情况中，不同的风格可以共存，个别的风格可以延续很长

的时间，而变化可以相当突然地发生，但是对短小的引论性

书籍来说，好处就在于没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复杂的情境

之中！

无论如何，一代又一代考 特别明显的是那些古学家

来自德语国家的考古学家 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建立

详尽的陶器、工具和武器的形制的序列这一事业，后来他们

又试图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序列组接到一起。不同的但是同时

代的器物的整个收藏可以被捏成一个“集合”，而各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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